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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两位精力超群、能力过人的数学家汤涛和刘建亚相遇在济南。

一通神聊之后，突然觉得办一份数学与文化相结合的杂志，为一本正经的数学

界增添点儿乐子是个不错的主意。

说干就干，即刻物色人马成立编委会。他俩任主编，编委会成员多为踏踏

实实教书做学问的中国大学教授和中科院的研究员，也有海外华人教授。2010
年第一季度便出版发行了数学文化创刊号。

我在北师大二附中的一次报告被放在附中的网站上，主编发现后刊登在创

刊号上了，于是我便进入了编委会。

两位主编都可以称得上美男子，个头中等，身材匀称，两人都是浓眉大眼，

鼻梁端正，嘴角坚毅。笑时甚为亲和，严肃起来颇有威严。

汤涛当时是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曾任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现在成

为北师大与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的校长。建亚担任山东大学数学学院院长，

后来做副校长。

编委会的故事       

张英伯

2018 年夏主编汤涛、刘建亚摄于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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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涛目光很敏锐，也很会用人。冯康、张益唐、姜立夫和姜

伯驹父子的传记都是他写的，或者与王涛合作的。张益唐关于存

在无穷多个间隔小于 7000 万的素数对刚一发表，他马上就开始

采访，迅速写出了张益唐的生平事迹。

汤涛喜欢在编委会布置任务，直接分配谁写什么。如果有人

提出反对意见，他便略显尴尬地一笑，并不坚持，感觉挺宽厚的。

我后来写王梓坤传、曾肯成传都是他的动议。

我和建亚的交往更多一些。建亚写得一手好字。走到一些大

学访问，都一定被要求留下墨宝。全国大学的数学系或数学学院，

不少有他题写的匾额或挂着他写的条幅。

汤涛的办公室挂着一幅字，“造化经纬，筹量古今”，落款是

“汤涛先生嘱书，罗懋康联，知了堂”。钤首章：孙子状，落款章：

刘建亚印，知了堂。

我问过他字是怎么练出来的，他说那是因为有“童子功”。

建亚的家里有旧式文人，建亚从 6 岁起练习写字，那时太小够不

着桌子，所以养成了站着悬肘写字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

现在。

在 2013 年上半年，建亚赴京开会。有一天他突然来到我家，

建议我们合作写写闵嗣鹤先生。闵先生是我国解析数论的开山鼻

祖（当然华老也是），潘承洞和潘承彪兄弟的老师，也就是张益唐、

建亚这一代数论专家的师祖。

他一说我就同意了，都没有想到自己从未写过传记，能不能

写得出来。我早就听说过闵嗣鹤的名字，闵先生从北京师大附中

毕业后，同时考取了北大和北师大，由于家贫，选择了不收学费

的北师大，因此是我们北师大的校友。

建亚联系了闵先生的儿女。大儿子闵乐泉在西边的北京科技

大学教书，二儿子闵惠泉在东边的第二外国语学院任教。我们一

起到乐泉家里，惠泉已经在那里等候，他是个有心人，将父亲的

事情记录了厚厚的一本，两个女儿没来。我们跟两位男泉相谈甚

欢，基本上搞清楚了闵先生的童年生活，求学生涯，成家生子的

经过，甚至手绘了一张他家的平面图。

然后，我们又一起在北师大采访了闵先生当年的同学。

建亚公务繁忙，不得不返回山东。我只好一个人去北大访问

闵先生的同事。北大的教授太热情了，闵先生的人缘太好了。从

当年的系总支书记林建祥，到与先生有过交往的每位老师全都知

无不言，言无不尽。闵嗣鹤讲本科生大课“数学分析”时，助教

是刚刚留校的张恭庆老师。在访问张先生之前，我把自己买来的

两只录音笔中的一支充好电。到了张先生办公室，才发现把没充

电的那只带来了。我立时慌了，张先生说不要紧，我们先去给录

编委邓明立

编委张英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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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笔充电。他带着我跑遍了楼道里

的每一个办公室，人家都没有充电

器，然后又下楼挨门去问，终于找

到一位带了充电器的老师。

记得《数学文化》的第一次编委

会会议于 2010 年暑期在北戴河召开，

由时任河北师范大学数学院长（2011
年任副校长）的数学史家邓明立主

办。明立中等身材，精明干练，足

智多谋，整个河北地区没有他办不

成的事情。大家其乐融融地在海滨

合影，美籍华人数学家、伯克利的

项武义教授也参加了，他可是个非

常尖锐、嫉恶如仇的人。

还有一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编委会也是明立主办的，去了河北

的坝上草原。我们沿着坝上走了很

久，我从没有见过那么大的草原，满目青草，美不胜收。也许因为同在

师范院校，我与明立也很熟识，还到他们学校访问过多次。

我最熟悉的编委是中科院数学所的贾朝华，朝华个子高高的、脸盘

圆圆的、有些许发胖。他是一位勤奋、敦厚的数学家，一看就是个学者，

没有一丁点邪门歪道。其实我们早就认识，他担任《中国数学会通讯》

的副主编时，跟我约过稿子。

不记得是哪次编委会了，我们刚好买了同一个车次的火车票，于是

我又认识了朝华的太太和儿子。朝华的太太是中科院院部的行政干部，

儿子在人大附中读初中，也许优秀的中学生都是带相的，这孩子一望而

知便是位优秀生。我问孩子三角形全等的“边角边”，“边边边”是怎么

证明的，他很惊讶地反问 ：“这还用证明吗？老师在黑板上一画，我们

就看出来了，很容易呀！” 我告诉他在希尔伯特的《几何基础》一书中，

只有“角边角”是公理，其它需要证明。原来北京最优秀的中学也把最

基础的证明删掉了。

贾朝华的老师潘承彪教授是潘承洞的弟弟，而潘承洞是证明了哥德

巴赫猜想“1 + 5”与“1 + 4”情形的山东大学校长。他们兄弟二人皆

为北大高材生，两兄弟共同的导师闵嗣鹤先生曾极力主张将他们留校，

而中国科学院数学所也希望把他们弄到所里，两边为此争吵，闹到了教

育部。教育部倒也干脆，一查档案，发现他们出身于资本家家庭，于是

斩钉截铁地宣布他们没有留北京的资格，哥哥分到山东，弟弟远放贵州。

潘承洞听话地离开了，潘承彪却不理这套，就在北京四处代课，落

脚于中国农业大学。文革后北大数学系立刻联系他返校，但他感念农大

编委贾朝华与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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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难之恩，没有答应，只是仍然在

北大代课。证明了孪生素数猜想的张

益唐，便是那个时期他在北大教出来

的学生。

潘承彪曾任北京市政协常委，刚

好王昆扬被北师大数学系派去做委员，

于是熟悉起来。一次政协开会，正在

做大会工作报告，潘承彪听得不耐烦

了，起身走了出去。王昆扬一看常委

都溜了，也跟着溜出去了，两人一起

散步。王昆扬告诉潘先生，他几年前

出的高考题考生都不会做，中学老师

和家长还在声讨他呢。他一脸无辜，

说自己出的题是最容易的一道 ：“请证

明勾股定理。”两人一起大笑。

张益唐获奖之后，一家著名数学

机构曾授予潘承彪“优秀导师奖”，包括一张奖状和一笔奖金，奖状由

贾朝华转交了，奖金潘承彪不要，他说张益唐的成就是自己奋斗出来的，

与他无关。

可能因为同在北京工作，我最熟悉的第二位编委是美国韦恩州立大

学教授、北京计算科学研究中心应用与计算数学研究部主任、特聘教授

张智民。他提出了“多项式保持重构”这一方法，是计算数学领域的重

量级专家。

他的大女儿和大儿子分别于 2009 和 2014 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二儿

子今年考入哈佛。女儿名“炎”，取炎黄子孙的意思，大儿子的名字取

自成吉思汗，我见过他的二儿子张朱元，英语拼音为 Zhuyuan Zhang。
有一次数学文化编委会在湖南衡山召开，出生在美国，成长在美国，

正读初中的朱元刚好在北京探亲游玩。因为工作离不开，智民请我们先

把孩子带走，他第二天动身。

孩子被交到我们手里，智民刚一转身，朱元就很亲热地凑到我们身

边坐好，让我们讲三元一次方程组，他说刚刚在学校学过二元一次方程

组了。我教给他解三元一次方程组的加减消元法，讲完还出了两道练习

题，他很快做出来了。

会议期间的一天，智民父子去游衡山，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孩子

全身上下透湿。我说赶快带孩子回旅馆换上干衣裳，别感冒了。智民根

本不在乎，说朱元自己什么都会。过了一会儿智民来到会场，告诉我朱

元正在洗袜子和裤子。

朱元还干过一件特别精彩的事情。在编委会的一次会间休息期间，

汤涛和几位编委围在一起抽烟。朱元找到汤涛的太太，悄悄地对她说 ：

编委张智民与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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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你到那边去看看，汤叔叔干什

么呢？” 汤太太走过去，看到喷云吐雾

的一幕，马上变了脸色。汤涛也很机敏，

立时掐灭了烟头。朱元躲在一边坏笑。

这个小精灵不知从那里探听到汤太太是

医务工作者，严禁汤涛吸烟。

在编委会里，我很佩服四川大学的

罗懋康教授，他一脸络腮胡子，一头似

乎从未梳理过的乱发，个子高高的，看

起来非常结实。他常年擎着一只烟斗，

装上烟叶有滋有味地吸着。

他还深入研究过中国传统武术，拜

过师父，正经练过。我管他叫“罗大侠”，

他也随随便便就认了。

他的头衔和工作五花八门，除种类

繁多的数学外，他的研究还包括从天上

到地下的雷达、制导、通信、电子对抗

等等等等。因此他经常都在天上飞着，

穿梭于许多不同领域的高校、院所、部

门、机关，包括许多军事机构。

我以为他是永远不知疲倦的变形金

刚，可是有一天突然听说罗大侠病了，

做了心脏支架手术。我震惊地半天没合

上嘴，谁做支架也不该轮上他呀。等到

他痊愈后我们再次见面，他手上已经换

成了电子烟斗，他告诉我这是一种对烟

瘾者的安慰，里面装的不是烟草，而是

特制的药品，用电慢慢燃烧。

罗大侠精通古文，他的父亲是老中

医，从小教给他背诵诗词歌赋，因而能

够出口成章。我在数学文化上发表的人物传记都是由他确定主标题的，

头一篇与建亚合作的闵嗣鹤传，题目为“渊沉而静，流深而远”， 王梓

坤传题为“天道维艰，我心毅然”，王世强传为“厚仁为性，元理为心”，

曾肯成传是“数奇何叹，赤心天然”。篇篇都将传主的人生凝炼得一语

中的，丝丝入扣。再后来《数学文化》刊登的编委们撰写的传记都由他

命名了，汤涛和王涛合作的姜立夫和姜伯驹传被他命名为“泮池乔梓，

学苑斗牛”，我查了词典才明白是什么意思。

在美籍华人编委中，我们和丁玖成为朋友。丁玖瘦瘦的，戴副眼镜，

文文静静，很像中国古典小说中描绘的书生。他是美国南密西西比大学

编委罗懋康

编委丁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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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终身教授，每年回国，看望自己九十

多岁的老母亲。他告诉我们他母亲至今

都很健康，每天在家里练字。他和汤涛

合作出版了一本书，帮助中国数学家更

好地用英语撰写数学论文。

除编委会外，《数学文化》还聘请

了一些特约作者。比如在第 1 卷第 4
期开始连载《黎曼猜想漫谈》的卢昌

海，他的文字功底很好，那么艰深的

黎曼猜想被他写得颇有趣味。他原本

是学物理的，现在美国从事计算机工

作，并从事网站建设和科普文章撰写，

对物理和天文方面的科学普及工作形

成了较大影响。

还有一位在《数学文化》上发表过

《三生万物》等一系列趣味数学文章、

笔名“万精油”的美籍华人游志平，也

参加过我们的编委会会议。

编委会还吸收了新的成员，我的代

数表示论同行、厦门大学数学学院院长

林亚南也加盟了，于是我们的一次编委

会得以在鼓浪屿召开。

亚南是孝子，每次开会都和太太一起

带着他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直到母亲九十

岁后不便出门，便奉养在家请人照料。

亚南还是一位旅行家，他和太太自

驾游遍了全国各个省份，苏杭不必说了，

贵州的黄果树瀑布就去了三次，连青海

的藏区都去过了。（不过是乘飞机到西

宁参加编委会，再租车开过去的）。他

们夫妇过的简直是神仙的日子，令人艳

羡不已。                                     
数学文化还有一个运转正规，效率极高的编辑部。编辑部只有两位女士 ：

文字编辑付晓青，美术编辑庄歌。

因为编委会只有我一个女性，所以每次合影总是我和晓青，或者我和庄歌

一起站在边上，她们中的另一位站在另一侧的边上。

晓青是山东大学历史学院的讲师，每期杂志出版之前，文字上的问题都由她

校对订正。我这人不太细心，文章中经常会有错字或者不规范的标点符号，她总

是认真负责地一一指正。我想起来都觉得挺对不住她的。

编委林亚南

文字编辑付晓青



 

数学文化    第10卷第4期    201928

十周年纪念

庄歌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平面设计专业出身，加入编委会时她是一位全

职妈妈。她负责每期的排版工作和美术工作，经常帮助作者调整图片，或者寻

找图片。我那几篇数学家传记的题图和美术字设计，都是她做的。

编委会最初开会时，晓青抱着她还在吃奶的儿子，庄歌牵着她上幼儿园的

儿子 ；而现在开会时，晓青的儿子已经是小学生，又有了咿呀学语的女儿，庄

歌的儿子则在人大附中读初三了。

《数学文化》创刊十周年了，感觉就像转瞬之间。这份杂志的编委会和编

辑部是一个友善的集体，每年一次的聚会都令人期待。

作者简介 ：

张英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数学文化》 编委。

美术编辑庄歌


